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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析蒙古语地名结构及其语义特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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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提要 青海 是一

个多民族聚居的 地方 各 民族 的文 化在这里碰 撞 、 交礅 ， 形成 了 独特的你 中 有我 我 中有

你的文化现象 。 蒙古语地名 正是反 映了这个 特点 。 从蒙 古语地 名 的命名方式及其所 蕴含 的历史 、 文化意义 中 我们不

但可以 探索其语言特点 而且更可 以探索其历史及其 民族心理特质 。

关键词 兼古语地名 结 构特 点 文化蕴含

中 團分类 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 号 —

地理名 称不仅是地图制 图学必须的条件 ， 而且它也有着重要的语言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 ， 因 为凡

是地名 都是人们根据一定的语言规律 ， 组成一定的结构单位来做某个地理实体的名称的 ， 即地理称谓

的
“

符号
”

。 所以
， 地名学也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。 但是 ， 我们如 果进一

步观察 又会

发现
， 它也与一定社会或民族 的历史 、 文化及其社会心理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， 而且一旦被社会所

公认 ， 就成为代表某个地理实体的 固定 的
“

语言单位
”

而不可随意改变 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 ， 几乎所有的

地名都包含着一定的文化意义 ， 具有人 的主观情感的色彩 ， 其中 有 的就是历史事件 、 历史人物的记忆 ，

也可能是当 时人们的某种情感倾向 的寄托 。

一般说来 ， 地理名 称非 常稳定 ， 保持久远 ， 不仅成为独特

的历史文献 ， 而且也是语言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它既 有历史学价值
， 也具 有语言学 、 文化学 的意

义 。 本文基于上述认识 ， 仅以青海蒙古语地名 为个案 ，
就蒙古语地名 结构和语义特点作一探析 。

一

、 兼古语地名 的结构特点

作为地名
， 不论是那个 民族 的

，都是以 特定语言的词 或词的组合来表示的 都具有符号的性质 ，有

其共 同的规律和 形式 。 但是 ，
各种语言之间又存在着差异性 。 这种差异性不仅仅表现在语音和 词语

的组合规律等方面 ， 而且主要地表现在反映该 民族的世界观的词语语义的差异上 ， 这种差异性又必然

会反映出 不 同 民族 或 民族个体 的认知 差异 。 不言而喻 ， 地名是由 一定语言的词语构成的 ， 也必然会

成为操该语言的人们认识 自然 地理实体特点 的标志性符号 。 因此 ， 研究地名 ， 同样可以揭示一个民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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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客观世界认识 的特点及其民族心理特质 。 基于这个认识 ，本文拟以青海蒙古语地名 为个案 ， 对蒙

古语地名 的结构和语义特点 作一些分析 。

地名 属 于专有名词类 ， 它是在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上 由普通名 词形成 的 ， 标志 着人类对客观事物

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， 所以 说 ， 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、 文化 的
“

活化石
”

， 是
一

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 留下

的
“

足迹
”

， 又 可 以 成为研究民族语言演变 、 发展历史规律 的活 材料 。

一般说来 ， 当
一个普通名 词作为

某个地理实体的代码 ， 并被固定下来 的时候 ， 它就被个性化了 ， 跟它所标记 的那个事物紧 密地联 系在

一起 ，
转化成为个别的概念 。 但是 ， 作为语言的词 ， 是要随着语言 的发展而发生 变化的 ， 这就会出 现组

成地名 中 的某些词的读音发生了 变化 ， 而与 地名 的 固 有意义产生龃龉现象 ， 例如
，
在都兰 县境 内

一个

地方叫
“

§
”

汉语写作
“

考 肖 图
”

中 的 辅音 ， 在现代蒙古语里却读作 ，
从舌面后送气清 塞

音 ，变成了 舌面后的清擦音 又如
，
位于香加乡 府东北约 公里处有一个地名 叫

“ ”

， 意思 是

“

举办宴会 的地方
”

， 然而 ，
已经是名 存实亡

， 难以 找 出 它与所指称 的地理实体 的文化渊 源 了 ； 其次 ， 由

于语言的不同 ， 各个 民族认识到 的 自 然世界也就有所不 同
， 于是就表现 出命名方式的差异和反映在地

名 上文化观念的差异 。 蒙古语地名也是如此 ， 它既有和 其他 民族语言相同的地方 ，
也有不同 的结构形

式 ， 以 及表现在地名 的语义 内 涵上的 民族差异性 。 现做如下分析 ：

一

） 用 复合名 词 形式 作 某个地理实 体的 名称

这是任何民族语言的地名 所共同具有 的普遍规则 ， 但蒙古语在复合形式上却有 自 己 的特点
， 撷其

要 ，
有以 下几种形式 ：

通用 名 词 通用 名 词 。 前者是小语义场中 的具体地理实体的通名 ， 后者则是相对而言的大语

义场 中的通用名 词 。 相当 于荀 子讲的
“

大共名
”

和
“

小共名
”

的相加 形式 。 即用一个普通名词作某个具

体地理实体的名 字 ， 但又无法与其他同样的地理实 体区 别开来 ， 就将这个通名附加在它的上一层语义

场中
一个通名之前 ， 作限定成分 ， 这个限定成分就成 了这个地理实体区别于其他同类地理实体的符号

标志 。 这种命名 方式 ， 往往是在有 定的大语 义场内 的 比 较中形成的 ， 如果仅从这个名字的 词义来看
，

对于本民族来说毫无疑问 ，但对于其他 民族 的人来说 ，
可能难以 起 到 区别同类事 物的作用 。 例如 ， 在

青海省 境内 有一座山蒙古语称之为
“ ”

其 中 ，

“ ”

是在名 词
“ — ”

岭 、 山 岭 、

关 口 、 难关 词干 上接缀形容词附加成分
“ ”

变成 了 形容词
“ ”

（ 山 岭 的 、 岭 的 、 关 口 的 、 难关

的 ） 作通用 名词
“ ”

山 ） 的修饰成分 。 在蒙古语里
“

—

”

作为一个独立使用 的名 词 ， 是特指

顶上有通行之道的 山 ， 其后又接缀一个通用名 词
“ ”

（ 山 ）
， 它就成为这个地理实体的 区别特征 而

表明不同于其他的
“

山岭
”

。 言外之意 ， 它 不同 于一般的 山
， 而是有 通行之路 的 山 。 因 为

“
— ”

山 岭 、 关口 、难关 这样的地理实体是很多 的 ， 要把它们 区别 开来 ， 就必须賦予它们不 同 的称名 ， 而青

海蒙古语却
“

独 出 心裁
”

地把通名 当做另
一

个通名 的限定成分组合在
一

起 ， 标记一个有特征 的 山 体而

与其他一般的
“

山 岭
”

区别 了开来
，
与汉语相 比较

，
就 很有特色

，
汉语一 般是在

“

岭
”

之前加缀形容词 或

者名词 ， 组成复合结构来区别同类实体的 。 如
“

老虎岭
”

、

“

黄沙岭
”

、

“

老爷山
”

、

“

终南山
”

、

“

太 白 山
”

等 ，

不能都叫 同
一个名 字 ， 所以 ， 在汉语里 ， 就叫 作

“

大板山
”

音译 意译
“
山

”
） 。 后缀一个通用名 词

“
山

”
，

使前者变成了 这个
“

山
”

的特征 顶上有通行的路 的体现者 。 这就是 无人不知 的 由 西宁市到 海北州 门

源县的 必须跨越的一座大山 。

形容 词 名 词 。 这是所有语言的地名通用 的一种结构形式 ， 蒙古语地名 中也是 普遍存在的 ，

例如众所周知 的
“

可可西里
”

就是蒙古语的
“ ”

青 色的 、 蓝色的 ）

“
§

”

平伏的 丘陵 、 后颈 ）
， 全称

义是
“

青色的丘陵平原
”

。 但是 ， 蒙古语和汉语不同 的是 ， 作为地名 ，形 容词和名词组合的时候 ， 往往有

一个语义搭配的 问题 。 在汉语里
， 表示动态的形容词 ，

一般是与 动词相结合的 ， 也可 以 与 部分名 词相

结合 ， 如 汉语的
“

慢走
”

、

“

快跑
”

等 也有与名 词组合的 ， 如
“

快道
”

、

“

慢 道
”

、

“

快车
”

、

“

慢车
”

等 ， 因 为 它们

都是表示快速行驶的车道或车 ， 与行为 、 动 作 的空 间 相联 系 ， 是一种 缩略词 。 我们 可 以 说
“

快行 的道

路
”

、

“

慢行的道路
”

广快速行驶的车
”

、

“

慢速行驶 的车
”

， 很少与 表示 自 然地理实体的 名词相结合 。 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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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， 蒙古语地名 的搭配习 惯却与 此有些相悖的地方 。 蒙 古语可 以 将表示 动 态的形容词与地理实体的

通名
“ ”

山 之类的词组合在一起来表示一个具体实体地名 、 山 名 等 如 在青海省海西州 ， 有
一

座

山 就叫
“ ”

快山 ） ， 是一 个复合结构 ， 其 中
“ ”

快 的 、 急速 的 、 性急 的 ）
， 是 和人 的行

为 、 动作和性格 相联系
， 但它却

“
一反 常态

”

，
与表示 自 然实体 的

“

山
”

组合在一起作一座 山 的名 字 。 由

此 ， 我们可 以推 测 出 这座山 有一条通往某地的捷径 。

二
） 名 词 表数范畴的 附加 成分

这是蒙古语地名 的一个显著特点 。 例如 ， 青海 省 的
一座新兴工业城市 叫

“

格尔 木市
”

是蒙古语 的

音译 ， 即
“ ”

， 它的结构是 河
”

数范畴 ）
， 意思 是

“

很多 的河流
”

。

“ ”

是青海蒙

古语方言中 表示
“

多
”

数范畴的语法 成分
， 现代 蒙古语里则 是

“ ”

， 它 单独置 于名 词之后 不能像

青海蒙古语那样直接后缀在名词词干上 。 汉语音译时把后 面的
“ ”

去掉了 ， 主要是为 了 区别与格尔木

市相距不到 公里 的地方也有 一个叫 同 样名 字 的地方 ， 即
“

郭里木德
”

， 是一个乡 镇所在地 。 此地也

是因细细溪流弥漫遍野 ， 而命名 的 。

三 ） 合壁 词 组作 地名

青海 自 古以来就是
一

个 民族迁徙 、 消长 、 更迭十 分频繁 的地区
，
几乎 曾 经驻 足 于斯的古代 民族都

留 下了 他们的足迹 ，
地名就是其中 的

一个典型 。 但是随着 时间 的推移 ， 有 的 巳 经消失 无法考证 ， 有的

融人于 当代世居青海的各个民族的语言地名之 中 ， 很难确定它 的语源 。 如 现在 的祁连县的
“

祁 连
”

， 有

学者认为是吐谷浑语 但至今找 不到充分的佐 证
；

天 峻 县 的
“

天峻
”

， 有 的学者认为是蒙古语

天 ） 的汉语音义兼译词 ， 表示海拔高 的地方 。 也有很多 的地名是多 种民族语言 合璧 。 例如 ； 今乌兰 县

境的 巴 音桑根
”

就是蒙藏语合璧地名 ，

“

巴 音
”

是蒙古语的
“ ”

即
“

富裕
”

的意思 。

‘
‘

桑根
”

是藏语 ，

即
“

焚香山
”

的意思 。 合起来就是
“

富裕的焚香山
”

， 今河南蒙古族 自 治县 的
‘

‘

优干 宁
”

也是蒙藏合璧 的

一个地名
，

“

优干
”

是蒙古语
， 即

“ ”

汉族 ）
，

“

宁
”

是藏语 ， 即
“

阳 坡
”

， 全称意 是
“

汉族经商 的地方
”

，

现在是县委 、 县政府所在地 。 至于跟汉语合璧的地名则 比 比 皆 是 ， 如
“

巴音河
”

、

“

甘子河
”

广 陶斯湖
”

、

“

巴颜喀拉山
”

、

“

索 卜 沟
”

、

“

哈拉直沟
”

等 。

合璧地名反 映 了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， 文化的交融形成了 各 民族一定 的文化心 理的相

通性和认知 上的一致性 ， 是我 们研究 民族关系 和 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。

二
、蒙古语地名 的语义特征

蒙古语地名 几乎遍布青海全省 ， 说明 了蒙古族在历史 上
， 曾 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开发 ， 作 出 过不

可磨灭 的贡献 。 因此 ， 在蒙古语地名 中 ， 有许多都包含着深刻 的社会政治意义和 文化意义 ， 其 中有的

还反映 出蒙古族心理历程的时代特征 很值得我们 去发掘 、 研究 。 根据我个人所搜集到 的 资料来看
，

起码有 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 去研究的 ：

一

） 蕴含着 蒙古族人民 美好 的 心理期盼

可 以分为 以 下几类 ：

祈 盼佛 的 保 佑 。 在历史上 青海蒙古族人 民 曾 经长期 遭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 民族歧视政策的

欺压
， 又生存在严酷的 自 然环境中 长期经受高寒缺氧的 自 然环境的磨砺和 考验

， 使他们把美好的希

望寄托在空幻 的
“

神
”

佛
”

身上
， 起初 ， 他们 以 萨满 教为 自 己 的 精神 崇拜 ， 后来 约 公元 世纪下半

叶 ）
， 蒙古汗王 俺答汗 与藏传佛教结盟 ， 又把 自 己 的美好期 盼寄 托于佛 教而皈依于藏传佛教 ， 于是 ，

很多地名都与藏传佛教相联 系 。 他们 把祈求吉样 、 幸福 、
和平和安宁的善 良心理 ， 賦予具体的大山 、 河

谷等 自 然实体为
“

神 灵
”

， 作为 自 己 顶礼膜拜 的对象 。 例 如 乌 兰县 的
“

甘珠尔

梁 ） 、 其中 的
“ ”

是指大 藏经
，

“

是
“

山 坡 、 山 梁
”

的意 思
， 全称义 是

“

保存有
“

大藏经
”

的 山

梁
” “ ”

（万佛 山 ）
， 其 中 的

“ ”

是
“

佛
”

、

“ ”

是
“

菩提 、 正觉
”

， 是佛教用语 ， 即

— —



：
试 析 蒙古 语 地 名 结 构 及其 语 义 特征

“

觉悟的境界
”

、

“ ”

是
“

山
”

， 全称义是
“

万佛所在之山
”

。 在蒙 古族人民看来 ，
自 然 界的

一切都是佛

的化身 ， 都是要虔诚崇拜的
“

神灵
”

， 敬山 、 敬水 、 敬万物 ， 才能得到佛的保佑 。

反 映 求 吉 祥 、 求 富 裕 的 心 理 。 在 历史上 ， 蒙古族人 民 经受过重重 困难 ， 生活 在水深火 热之 中 ，

他们殷切地向 往着吉祥 、 富裕的生活 。 尽管现实使他们的这种美好的希望屡遭破灭
，但他们 依然赍志

不移
，
孜孜追求 ， 而且把这种虔诚的心 理期盼转化为 地名 ， 铭 刻 于心 ， 以 其教诲后代 子孙为之前赴后

继 。 所以 这类地名在蒙古族聚 居的地方随处都可以遇到
， 即使在曾 经驻足 过的地方 ， 也 同样 留 有这样

的地名 。 例如 在今天 的青海省 化隆回 族 自 治县 的 巴 燕镇 就是蒙 古族驻足过的 地方留 下 的
一个地

名 。

“

巴燕
”

是蒙古语
“ ”

的音译 卩

“

富裕
”

的意思 。 据历史记载 年癸丑 ， 忽必烈率军驻足 六

盘山 度夏 ， 秋七 月 奉 命东征大理
，
曾 在今化隆县黄河畔地 区驻扎过 并在今西倾 山 河曲 设立 驿站和 马

场 ， 战后 ， 就有达吾尔部的
一部分人留 居下 来

，
成为今天的河南 蒙古族 自 治县 内 蒙古人最早进人该地

区的部落 。
① 而

“

巴燕
”

这一地名正是这段历史的记忆 。 又如 ， 蒙古语
“ ”

是
“

白 色 、 纯洁
”

的意 思 ，

本来是一个普通 的形容词 ， 但是 ， 对于在历史上主要以 畜 牧业为 主要经 济来 源的 蒙古族来说 ， 却对它

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内 涵和 心理期 盼 。 他们把
“

白 色
”

视为至髙无上 的圣洁 的象征 ，所 以 ， 他们用这个形

容词构成了
一系列 的地理名 称

，
如青海 省海西州 德令哈地区的

“ ”

查干哈达 ）
，

“ ”

是一个

通名 ， 即
“

山 峰
”

的意 思 ， 全称义是
“

白 色的 山 峰
”

、 格尔木地区的
“ ”

察汗乌苏 ） ，

“ ”

是
“

水
”

的 意思 ， 也泛指
“

江 、 河 、 泉 、 湖 、 海 、 自 然 村
”

和
“

井
”

。 全称义就是
“

白 色 的 水
”

。 都兰 地 区 的
“

察汗 毛 ） ，

“ ”

是 个普 通 的 名 词 ， 即
“

口 、 嘴
”

的 意 思 ， 全称义 是
“

白 色 的 豁 口
”

、

“

”

察汗那木格 ）
，

“ ”

， 是
“

沼 泽 、 泥沼
”

的意思 ， 全 称义 是
“

白 色 的 沼泽地
”

， 乌 兰 地区 的 、

”

白 色的泉 ） ，

“ ”

是
“

湖 、
泊 、 池

”

的意 思 。 全称义 是
“

白 色的泉
”

、

“ ”

察汗郭

勒 ）
，

“ ”

是 河
”

的意思 ， 全称义是
“

白 色 的河
”

， 等 等 。 这 些地名都是在普通名 词前面缀以
“ ”

白 色 不但有了特指 的意义 ， 而且深深地烙下了 蒙古族人 民 的 尚 白 心 理 ， 使普通 的 自 然地理实体 ， 具

有 了神圣的象征意义 。

二 ） 历 史 的记忆

在青海省境内 的蒙古语地名 中 ， 很多都是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 的记录 。 成为人们理解 和 研究青

海蒙古族历史的
“

活化石
”

。 例如在青海省 互助土族 自 治县的东沟 乡 的
“

洛少人
”

原 是在历史上从今

内 蒙古 自 治 区阿拉善盟迁徙而来的蒙古人 ， 当地人把这一部分蒙古人称为
“

洛少人
”

， 于是这些人居住

的地方也就叫
“

洛少
”

， 成为这个地方的地名 而沿用至 今 。

“

洛少
”

是蒙古语
“

知
”

的转音 ， 其词首元

音 脱落 ， 成为 辅音起 头的 单音节 词 了 。 又 如 ， 在乌 兰 县有一个地 方叫
“

柯柯
”

， 是 蒙古语 的

青色 、 蓝色 的汉语音译 。 相传 ， 原新 疆蒙古 卫拉特和 硕特部 固 始汗和 巴 图尔 珲 台 吉 于公元

年 ， 率卫拉特联军进人青海境 内 ，在此建旗时 ， 派 名 勇士 巴 图尔 ） 来勘察 ， 为建立
“

根

据地
”

作出 了 贡献 。 因为他们的坐 骑都是铁青 色 的骏 马 ， 为表彰 、 纪念他们 的功绩 就将该地命名 为

“ ”

柯柯 ） 。 今都兰 县的
“

香加
”

是蒙古语
“

—

”

动 词 ，

“

赏賜
”

的 意思 ）
， 就记 录 了 一段历史 ：

民 国初年 ， 九世班禅却吉尼 玛与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失 和 ，
于 年 由 西藏来青海 ，

经今海 西州到 兰

州 、 西安 ， 再转赴北京 、 南京 等地 。 年 ， 国 民 党政府封九世班禅 为
“

西垂宣 化使
”

， 让 其回 青海暂

住 ， 待机返 回西藏 。 九世班禅在塔尔寺和香 日 德停留 ，并在香 日 德设立行辕 。 他在香 日 德期 间 甘 、 青

两省的蒙古族 、 藏族王公 、 千户拨出 一部分所属牧 民作为班禅 的 属 民 ，归 班禅行辕管辖 ， 后来 这一 部分

牧民就形成了
一个部落称为

“

香加 旗
”

， 其居 住地就叫
“

香加
”

。 意思 是
“

享受赏赐的 部落
”

。 在今海北

州有两座 山
，分别 叫

“

大乌 兰和 硕
”

和
“

小 乌 兰和 硕
”

都是蒙古语音义兼译的地名 。 记录 了公元

年 ， 罗 卜 藏丹津反清 ， 满清 政府发兵镇压 在这两座山上激战 ， 血流满山
， 染红 山顶的情景 ， 故 分别命名

① 慕寿褀 ：
《 甘宁青史略 》卷 兰州 俊华印 书馆 ， 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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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“ ”

大乌 兰和硕 ） 和
“

—

§

”

小乌 兰和硕 ） ， 其 中
“ ”

是
“

大
”

的

意思 。

“ ”

是
“

小
”

的意思
“

§

’

是
“

鸟 兽的嘴
”

， 即
“

緣
”

全称义分别是
“

大红嘴 山
”

和
“

小 红嘴

山
”

三 ） 反映 民族崇 尚 心 理和 禁忌 心理 的 变 化

红 、 红色 是一个中性 的多义词 ， 但是 ， 蒙古族在古代对于红色有一种忌讳 的心理
， 大多不

会用 于吉祥之类 的事物 ，

一般用 来表示
“

赤裸裸
”

、

“

贪婪的
”

、

“

猖狂的
”

等意义 。 例如 ：

， 即
“

红色
”

， 即
“

疯的 、 疯狂 的
”

， 构成复合词 表示凶 猛的 、 桀骜

的意 思 。

—

本来就是
“

痢疾
“

的意 思
， 前缀一个

《 ”

（ 红 、 红 色 ） 加重 了 语

义 。

本来是指牲畜的毛 是 白花色的 ， 两者构成复合词 ， 表示残酷的 场景 ， 即
“

血

淋淋的
”

。

我们在上 面讲的
“

—

§
”

大 小红嘴山 ） 的
“ ” 红色 ）

， 也是如此 不 表

示吉 祥的意思
，
而是表示

“

残酷的 景象
”

。 但是随着 时 代的发展 、 变化 ， 这种心理也在悄 悄 地变化着 ，

“ ”

和用 组成的复合词 大多表示正面 的意义 ， 特别是中 国 共产党领导 中 国各族人 民在推

翻
“

三座大山
”

的革命斗 争中 ，

“

红
”

有 了 特殊的 革命意 义 ， 于 是用 构成 了许多 地名 ， 表示
“

革

命
”

、

“

正义
”

等积极的意义 。 例 如 ， 青海省 乌 兰县的
“

乌 兰
”

就有着特殊的 意义 。 年 经海西州 人

民政府并报省 政府批准 ，在今西 里沟 地区首设县置
， 但考虑到 音译为

“

都兰
”

温 暖的 意思 ）

一名 已 移到察苏地区 ， 不能再用 此名 ， 因此 ，根据建政初期 ， 都兰县公安局局长纪炳文等七位战 士奉命

赴茶卡地区执行任务 ， 路经名 叫
“ ”

红水泉 途 中 ， 不幸遭遇土匪 袭击 在英勇 激战 中 ， 因

寡不 敌众而 全部牺 牲 。 从 此这个 地名 就有 了
“

革命
”

的 纪念意 义 而 扬名 天 下 ， 加 之 ，

“ ”

与

“ ”

的读音接近 ， 十分和谐 ， 因此 ， 用
“ ”

红 、 红色 作为析置的新县 的名 字 ， 同时也成为纪

念为新 的地方革命政权的建立而牺牲的烈士们 。

“ ”

是
“

泉 、 泉源
”

的意思 。 因为 这个泉所在 地是

一个 比较开阔 的山 谷 ， 因干旱缺水 ， 野草枯焦 ， 地皮干燥 、 外露 ， 唯有这
一

眼小泉流 淌 着细流 所以 用
“ ”

乌 兰 卜 浪沟 来标记这个地方 。 可见 ，

“ ”

这个形容词本来不含有
“

革命
”

的积极

的意 义 ， 而是时代所賦予给它的 ， 同 时也反 映了蒙古族人 民 的心理变化 。

还有一

部分地名 的用词 ， 也有一定的特点 如 不了解词的多义性和词所具有的 象征意义 ， 仅 仅依

据词 的词汇意义本身去研究某个地理实体称名 的 文化意义 ， 就有可能造成误解 。 例 如
“

— ”

黑 、

黑色 是
一

个多义项的 中性形容词
， 更多的是用来表示

“

空 白
”

、

“

惊心
”

、

“

猛烈
”

、

“

恶毒
”

和
“

笨重
”

等 意

义的 。 但是 ，

“

柳 虹
一

打山
”

巴 颜喀拉山 ） 中 的
”

却是
《

雄伟
”

的意思 ， 全称义是
“

富饶雄

伟 的 山
”

， 不再表示
“

黑 、黑色
”

的意思 。 所以
， 我们 在研究 蒙古语地名 的时 候 ， 不但要参考 一

定 的历史

背景 ， 而且必须结合蒙古族的文化心理和词语使用 的习 惯规则 。 这就要求我 们 既要具备 蒙古语言学

的基本知 识 ， 而且要稔熟蒙古族认知事物 的方式和心理特点 。

三
、余 论

从蒙古语地名 中 我们可 以看到 ， 地名不但是地理实体之间区别的符号 ， 而且也反映地理实体的地

貌 、 地质特征 ， 同时 地名本身又往往具有社会政治 意义 ， 反映当地人们 的社会心 理特点 和历史变迁 ，

具有鲜明 的 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 。 从地名 中 可 以 看到 民族历史 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向 和规律 ， 又可以

追溯人们的崇拜心理和理想 目 标的轨迹 。 青海蒙古语地名 ， 除具有这些特点 以外 ， 还明 显地表现出 民

族交替 、 融合 的特点
， 反映了 青海 自 古以 来就是各民族展现 自 己 聪明 才智 的舞台

，
青海的每一个进步 ，

都是各 民族智慧的结晶 ， 蒙古语合璧地名就是佐证 。 同时 ， 从青海蒙古语地名 中 ， 我们还 可以 认识 到

— —



试 析 蒙 古 语 地 名 结构 及其语 义 特 征

地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文化现象 。 所谓文化 ， 学者们都有各 自 不 同 的定义 ， 据笔者 的 统计 ， 也有一

百多种 。 在此 我们 只从青海 地名 的实际出发 ， 认为地名 具有
“

观乎天文 ，
以察时变 ， 观乎人文 ， 以化成

天下
’’

的人文
“

镜像
”

的作用 。 因为青海地名 与青海各 民族创造物质生活和 精神 生活 的 活 动历史有

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， 研究各 民族的历史
，
就需要地名 的 帮助

；
人文学 的研究就是着眼于 各民 族物质文

明 和精神 文 明创造的历史
， 而地名学又是人文 学家最重要的 知识源泉之一

。 青海这 片土地 自 古以 来

就是戎 、 氏 、 羌 、 吐蕃 、 吐谷浑 、 蒙古 、 回 族 、 撒拉族 ，
以 及汉族等各 民 族文化交融之地 ， 也 是各民 族文化

发展 的舞台 。 在这个
“

舞台
”

上形成 了 十 分繁复 的文化景观 ， 地名 就是其 中 的
一个特有 的文化景观 。

这种景观
“

既包含历史 的因素 ， 也反映现实的影响 。

”

是我们 研究民族关系 和 民族关 系史的重要
“

活

化石
”

， 也是我们研究人类文化与 自 然 、 经济和 人文诸环境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

。

地理名称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某些变化 诸如 因 民 族更 迭等原因 而更名 、 读音转化 ， 或者

由 于 自 然地理实体随着气候条件 的变化 ，使其原来的地貌特征 消失
，
产生名 不副 实的 现象 ， 造成人们

对原有地名意义的误解等 。 例 如 ， 在青海省海北州有一个地名 ， 现在的人们都叫 它
“

三塔拉
”

， 其实 这

个数词
“
三

”

的真正读音为 是
“

美丽 、 美好
”

的意思 ，

“

塔拉
”

是蒙古语的
“

—

”

， 即
“

草 原 、 平原
”

的 意思 ， 全称义是
“

美丽的草原
”

，

“

三
”

是对蒙古语
“ ”

的误读误 写 。 根据史料记载 ， 蒙古族早在公

元 年 ， 最迟也在公元 年进入青海 。 蒙古史学家萨囊彻辰说
“

岁 次丙寅 （ 即公元 年 蒙

古军会于柴达木疆域 。

”
③另

一本史书也说 ：

“

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春 ， 帝留 兵攻夏王城 ， 自 率师渡河攻积

石州 。 二月 ，
破临洮府 ；

破洮 、 河 、 西宁二州
”

。 两者所说 的时 间尽管有些差异 但都说明 了 一个历史

事实 ： 蒙古族进人青海髙原 的历史已 有七 百多年 的历史了 ， 特别是 自 公元 年
， 和硕特部移居青海

至今也有三百多年 的历史 。 不言而喻 ，

“
—

”

这个蒙古语地名 是与蒙古族进人青海的历史有

着不可 分割 的关系 的 ， 它告诉我们那时的
“

三 塔拉
”

显 然 不是它本来所反映的这个地理实体 的面 貌 。

其间 ， 由 于 自 然环境的逐渐沙漠化 造 成原来宜牧的
“

美丽草原
”

变成了 荒漠 ， 而地名 又是相对稳定 ， 不

可随意改变的 。 由 于在读音上
“ ”

与汉语的
“

三
”

是十分接近 ， 而且也正好是三个平坦的荒漠地 ， 因

此就把
“ ”

误读为汉语 的
“

三
”

， 成 了
“

三平原
”

的 意思
， 失 去 了 原来的 意义 。 所 以

， 地名 的稳定性既

可 以成为人们研究
“

过去
”

的十分重要的依据 ， 又 因 为 发生 了 名不副实 的变化 ， 往往使人们难 以认识到

原来 的地理面貌或命名 的历史原因 。 可见 ， 地名 与地 理实体本身 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， 它要受到社会

的 、 自 然的 等各种因 素 的制 约 。

“

三塔拉
”

的
“

三
”

是汉语的数词 ，
不论在书 写形式上 ， 还是在人们 的 口

语里 ， 使原来的
“ ”

语音结构发生 了 改变 ， 因 而也就完 全失 去了 它 的本义 。 可见 ， 人们对于地名 的

研究 ， 也必须注意到地名读音的变化和差异 。 特别 是在我国
，
民族语地名 的书写形式都是用汉字或用

汉语拼音符号标记的
， 很少 注意分辨民族语地名 的语音结构及其音值的差异 ， 在汉语读音 、 书写 形 式

等方面 都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本来 的语音特点 ， 由 此而造成地名 意义上的 偏误 ， 也就在所难免了 。

岂不知这种差异性又往往是深刻认识地名真正文 化 、 历史 内 涵 的重要途径 。 我们应该重视 民族语言

地名 的语音结构及其变化 的研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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